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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问讯 寇研专栏

寇研，作家，出版《思
奔》《大唐孔雀》《上官婉儿
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纪永贵，笔名槐下牵
牛郎，文学博士，池州学院
教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
头人。业余爱好旧诗、书法
与垂钓。

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

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

罗光成，中国作协会
员、安徽省作协理事、南陵
县文联主席。作品见《人
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
百家》《雨花》《人民日报》
等。出版专著多部。入围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十二月的一个周未，因为房产公司
催着交房款，便叫爱人找出一些证簿，户
口本、身份证、教师资格证，还有结婚证，
这都是去银行办按揭必须提供的。

拿起结婚证。瞟一眼大红塑料的封
面，正准备放到一边，潜意识推着我翻开
了扉页。这一翻开，便定格了我的目光。

这是一张两寸横式的黑白半身照片。
由于没加护理，有的地方已呈出些许斑纹。
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这张照片我都没什
么特别的喜欢。相反，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你看，照片上的我，穿着淡蓝色玻璃丝的衬
衫，当然黑白照片上显出的是灰白色，脸有
些清瘦，自我感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风度；
照片上的她则更日常，白底蓝花的褂子，在
黑白的照片上同样只是一片灰朦，冲头冲
脑的学生头，嘴唇抿得十分幼稚。我的左手
有些生涩地搭搂在她的左肩，她的头则有
些倾向右边我的左肩。这应该是1984年9
月，距我们结婚，尚有整整四年。

1984年，我与还是女友的爱人，在两

座城市读师范二年级。九月，又一新的学期
开始的时候，我们提着行李，在县城车站相
遇（说不清是相约还是偶遇了）。也记不清
什么缘由，也记不清怎样就有了这样的主
意：我们趁等车的空隙，来到县城十字街国
营东风照相馆。不会忘记的是，在照相馆二
楼摄影室里，紧张的心像战鼓咚咚，季节
加上惊慌，满脑满脸汗如雨淋。先是笔挺
而机械地坐在凳上，摄影师几次掀开搭在
相机上的黑帘，从相机后走出，将女友的
头摁向我这边，将我的手搭放在女友的肩
上……一星期后，照片被挂号寄到学校，
我躲在寝室看了很久，然后夹进了日记
本——我是学生宣传部长，当时禁止学生
恋爱，我当然不能以此示人。

而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张照片，难
言的亲切如山间清泉汩汩涌流。那光洁
的额，是如此地青春，青春得看不见一丝
岁月的风尘；那纯朗的目光，是如此的清
澈，流露出中流击水的豪情。怎么看怎么
活力四射，怎么看怎么纯洁如梦。遥想那

时，心胸是多么远大，不像现在似乎洞穿
了前程的一切而随波逐流；心气是多么
高傲，不像现在似乎透析了现实的纷乱
而自我糊涂。这张三十年前的照片，闪耀
着不可言说的过去的美丽——青春、志
向、气度、岁月的美丽！在这过去的美丽
面前，我麻痹的思想逐渐激活，我沉寂的
心灵开始苏醒，我远逝的志向开始重新
发芽，我逃遁的意志开始再次拔节……
人，就应该按社会需要，扮好自己的角
色；人，更应找准自我位置，以特立独行
的人格去影响他人——而这，才是更具
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

感谢你，开发商，是你催交房款使我
翻开了几乎不动的结婚证；感谢你，这张
三十年前的照片，使我看到了过去的韶
华，并开始警醒——青春可以不再，但志
向不可消陨！一个人，只有胸怀志向，只有
坚持目标，只有勇往进取，才可以永远拥
有青春——事业的青春，拥有美丽——成
功的美丽。

过去是美丽的

公元 705 年正月初一，武则天改年
号为神龙。这一年又称神龙元年。

新年伊始，女皇继续卧病，时不久
已。所有要求觐见的人皆被女皇遣走，
身畔服侍的只有宫女、二张兄弟。女皇
的任性，可急坏了外边的人。自古“挟天
子以令诸侯”的戏码时会上演，此时女皇
若突然殡天，后果将不堪设想……神龙
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几位李唐旧臣
决定发动政变，逼女皇退位。

是忠于女皇还是转向李唐？年已四
旬的上官婉儿又一次站在抉择的路口。

女皇依旧是女皇，只是政治环境已
大不一样。虽前有女皇亲手制定的李武
联盟的蓝图，可明白人都知道，女皇不过
是老糊涂了。从来一山不容二虎，女皇
年轻时也总是要杀个鸡犬不留才罢手
的。又，与武三思一干人等联盟，固为一
种出路，在婉儿，却只是备选。武三思的
政治生涯，无甚建树，张氏兄弟更不必
说，逗女皇开心的弄臣而已。实力上，为
李家保驾护航的朝臣们，皆功勋累累、权
倾朝野，他们动一下手指头，张氏兄弟这
样的细皮嫩肉怕是也够受的。

女皇活着，仗着专宠，武三思和张氏
兄弟不是没有投机取胜的可能。可是现
在，女皇快死了……

婉儿看得清楚。她知道太平公主也
看得清楚。两人一拍即合，成为神龙政
变的内应，接应外臣入宫。

政变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局面皆在
掌控中。不多时，张柬之一干人等潜
入寝殿。武则天知大势已去，倒也从
容。即使在自己倒台的时刻，一代女皇
也自有威严。

上官婉儿是否在政变现场，史书未
着一字。但应能想来，整个政变过程中，
上官婉儿肯定一直是在场的，在暗处，在
背景里，指挥宫女的行动，密切关注政变
动向。又若，此时婉儿真的在现场，女皇
又会怎样质问她呢？

但想来两人都不会言语，又或说千
言万语，岁月的千军万马，都静默地横亘
在两人平静亦遥远的对视中。

仪凤元年，十三岁的上官婉儿进入
禁中，服务于武则天，她的灭族仇人，她
的伯乐。时光流逝，足足三十年过去。
从见天后庸知非福的那一刻，上官婉儿

辅佐武则天，灭掉太子人选，流放中宗，
软禁睿宗，掀开酷吏政治，以太后身份临
朝称制，绞杀李唐宗室，终，登顶皇帝宝
座。从见天后庸知非福的那一刻，上官
婉儿见证了武则天，睿智与残暴，欣赏与
压制，铁腕与偶尔流露的温情，知遇之恩
与终生铭记的黥刑，金简祈福中难得的
谦卑与协调李武两家关系的种种幼稚举
动，终，至武周最后的覆灭……

岁月流转中，从相看相惜，到互相成
就，到生命末期无情的抛弃，无论武则天
还是上官婉儿，自当明白：优胜劣汰，此
乃政治丛林的第一法则。

上官婉儿所为，一如武则天自己，关
键时刻，抛掷不再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若说上官婉儿从武则天身上学到的，最
铁血也最有用的知识，那就是：可以让人
生让人死让人高尚让人低贱的，是至虚
幻至真实至冷酷至火热至实用又至飘忽
不稳的，是人类从“社会”这一概念诞生
起就主宰着人性的，权力！

上官婉儿的目光里，没有一丝羞惭，
只有无惧和冷傲，在在都写着：天后，您，
过时了！

神龙政变

《红楼梦》脂本自被发现以来，红学
家如获至宝，借用其间的各种信息重建
了红学研究的大厦，红学界形成了非脂
批莫能立论的局面，读者都信以为然了。
然而，因为脂批提供的信息相互矛盾，语
焉不详，甚至不关痛痒，胡说八道，个别
学者早已对脂批与脂本的真实性提出了
质疑，后来出现了全面否定脂本与脂批
的学术观点。这与主流红学之间形成了
尖锐的对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学术
论争，否定脂本，也就基本否定了“新红
学”的所有成果。

1994 年欧阳健的专著《红楼新辨》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03 年，他的更大
规模、更系统的专著《还原脂砚斋》由黑
龙江出版社出版。欧阳健的作品一经面
世，影响巨大。陈维昭《红学通史》说：“在
红学界引起强烈震撼，赞同的、附和的、
批评的、声讨的甚至谩骂的文章铺天盖
地而来，有人骂他不学无术，有人骂他甚
嚣尘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欧阳健
发现，1927 年前，所有历史资料中都没

有脂本、脂批与脂砚斋的任何踪影，他因
此认为，脂本不是什么“原本”，而是
1927 年之后，某些人为了证实胡适《红
楼梦考证》中的相关结论而特意伪造出
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古抄本，所以附着其
上的批语也都不可信。这些脂批有的引
自清朝名家评点本，有的是1911年上海

“有正本”出版时由出版社登报征集而
来，有的纯粹伪造。历史上也根本没有

“脂砚斋”这个人，所以由他透露的关于
作者与创作的信息都是不可靠的。也就
是说，脂本是后出的，程甲本才是《红楼
梦》唯一的原本。

此论一出，不亚于一枚炸弹，炸伤
了别人，也炸伤了他自己。他原是江苏
省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承受了巨大压
力，开始辗转于福建师范大学、山西大
学等高校以谋生。当时，著名红学家蔡
义江发表标志性论文《程前脂后：〈史
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
健脂本作伪说》。从此，“程前脂后”与

“脂前程后”的观点形成对立，主流研

究者也必须进行学术站队，否定脂本
的观点在红学界几乎被打倒，研究所
与大学的学者，甚至研究生，再已无人
敢于接受和同情欧阳健的观点。在学
术界，他显得非常孤独。

2006 年，“红学狂人”陈林的专著
《破译红楼时间密码》出版，他认为曹頫
才是《红楼梦》的作者，同时他接受了欧
阳健的观点，并继续向前推进。他逐字逐
句地对比了脂本“庚辰本”与“程甲本”的
文本，发现庚辰本全部抄自程甲本，而且
还经常有跳行抄错的地方，一目了然。他
经过笔迹鉴定和详细考证认为，脂本都
是文物专家陶湘、董康等人伪造出来以
图高价贩卖的假古董。

不过，对于读者来说，脂本的真与假对
阅读文本的影响不大，但我们手头的所有

“杂烩本”里都已掺和了脂本的无数细节，
真真假假，令人莫衷一是，无可如何也。

诗曰：
莫问红楼真与假，又逢隔代假和真。
纷纷唱罢重登场，你我都成梦里人。

程前脂后


